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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秋，新疆八一钢铁厂迎来了建厂七十大庆。
回眸当年，王震将军在主政新疆期间，当时中国的

经济面貌还处于一穷二白状态，新疆更甚。尽管如此，
王震却为新疆的未来绘制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八钢”
就是那时的进疆部队在一无所有的境况下，依靠参建
官兵艰苦奋斗、忘我劳动和牺牲精神，在荒无人烟的戈
壁滩上创建的一座钢厂。在以后的岁月里，经过几代各
族儿女辛勤劳动和奉献，它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钢企，
这不啻一个人间奇迹。

1966年夏秋之交，我还在上海一所技工学校上
学。此时，新疆工业厅来沪招收一批技工去支援边疆建

设。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在并未征得父母
同意的状况下，我义无反顾地报名去了
新疆。
就这样，我怀揣着一腔激情奔赴新

疆。但初来乍到此地，饮食、气候和环境
都很不适应，我开始有些思乡了。因我从
小喜欢唱歌，来疆前还跟随上海合唱团
的一位老师学习过。有歌唱的相伴，我在
工作之余的生活并不感到寂寞。
“八钢”是一家由人民军队转制过来

的国企。它从建厂时就非常注重企业文
化。那时中国的经济虽还相对落后，物资
又匮乏，但“八钢”人的精神生活却很富
有。厂里有舞蹈团、管乐团、合唱团等等，
尤其是用天山命名的合唱团。这是一支

训练有素、演唱很有造诣、多次代表新疆去参加全国和
国际合唱大赛的团体。因为我学习过歌唱，嗓音和乐感
又很出众，而且酷爱合唱，所以有幸成为合唱团的男高
音声部骨干。
天山合唱团常年聘请在乌鲁木齐的专业老师来辅

导训练，连北京的大指挥高伟也多次来指导。王洛宾是
合唱团的常客。
记得 1995年，我团应邀代表中国去参加西班牙主

办的第四届国际合唱节。行前，我团排练了六首参赛作
品。其中 5首是外国歌曲，包括一首东道主西班牙的歌

曲《鸽子》。但我团参赛的最重要作品
是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因为
此次比赛的要求很高，演唱的形式是
无伴奏的多声部合唱。所以对歌唱的
音准，合唱时的音乐织体是否丰富、完

美，还有临场的发挥是否能令观众眼前一亮等，都是至
关重要的。那时在排练《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作品时，
王洛宾一直在场仔细聆听，并为我们分析了作品的内
涵、意境，并要求我们在诠释作品时，要把控歌唱的情
绪等。我趁排练的间隙，曾和几位团员不失时机地当面
向他演唱、请教。老人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向我示唱……
那动人的场景至今还在我脑海。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
我们天山合唱团全体人员的认真“备战”，在这届国际
大赛上勇夺银奖，为祖国争了光。这也是我在“八钢”最
难忘的时刻。
以后，我又受命参与组建“八钢”管乐团。从广招演

奏员到购买乐器、订制服装、选定曲目，直至我最后担
任常务副团长兼乐队指挥，那时我虽年近半百，还逼迫
自己专门去学习指挥……后来，这支管乐团也成为名
扬新疆和冶金行业的好团队。

如今，我退休回上海颐养天年，但那段人生经历，
已深烙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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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华侨新词典里的“女人”

李大伟

    现在，旅居海外三十年以上的
老先生，回到上海，见人不敢称呼
了。三十年前，上海首先是个工业中
心，然后才是环绕它而配套产生的
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业中心、服
务中心。

工业时代，工人最佳称呼：师
傅，最高级别：老师傅。上海人对技
术格外看重，称之为师傅，
教你手艺的叫师傅，养育
我一生者父母也，养活我
一家者师傅也。路上见人，
不管熟人生人，只要是男
性，一概称呼师傅。现在见人称“师
傅”，冲（北方话：呛）侬一句话：“啥
人是侬师傅？我是事业编制。”言外
之意，四开袋（军官服：上下四个口
袋，士兵只有上衣袋两只）级别，应
该叫老师。师傅有些看跌。
见到女性朋友，更不敢开口称

呼了，叫小姐吧，当心“耳光来”；叫
美女吧，有吃豆腐之嫌。但在宴席
之间、聚会之间，都是美女美女的。
哪来那么多美眉？不管老少，不管
美丑，究竟是夸奖还是讽刺？老华

侨实在喊
不出口。
上世

纪 70 年
代，十四
五岁的女
性，称小
姑娘；20

岁左右称大姑娘；过了 30岁尚未
结婚，就是老姑娘。结婚了，叫小阿
姨；过了三十，叫阿姨；过了五十，
才叫老阿姨。不带姓氏的阿姨，是
年轮称谓；冠以姓氏的，比如李阿
姨，就是职业称呼，幼儿园里烧饭、
搞卫生的阿姨。在街上见到上点年
纪的，直呼，那是搓人（揶揄、嘲讽

之意）。更简单的区分：婚前小姑
娘，婚后小阿姨。
上世纪 80年代，对外开放，带

来了香港人的时髦称呼！五十岁以
下称：小姐！女人的称呼系列被大大
缩编、裁减了。较之于小姑娘、小
姐、阿姐、小阿姨、阿姨、老
阿姨这些年轮的层次烘托，
在港商嘴里，统统砍伐殆
尽，只剩下一个“小姐”，孤
零零的，如荒漠中一棵光杆
树，连个伴都没有，青春太
孤独了。一个“小姐”称呼，粗俗多
了，文雅没了。
一句小姐，失去了女性的年龄

层次，好比树木失去了年轮，如同一
根钢管而已，一点温度都没有。没有
了辈分层次、亲疏层次，好比年夜饭
上，几家人聚宴，站起来敬酒：“同志
们好！”有点莫名其妙。

上世纪 90 年代，卡拉 OK 泛
滥，陪酒陪唱的叫小姐，久而久之，
语言学有个演变规律：约定俗成，小
姐成了“色”彩行业的专有名词。路
上逢人问个路，敬称：“小姐。”对方
瞋目而视，回你一句：“你妈才小姐
呢！”噎死你。倘若冠以姓，姓氏+小
姐，那是熟人之间的尊称，洋溢着对

青春鲜嫩的赞美，发自肺
腑的尊重，比如王小姐；不
带姓氏的“小姐”就是“黄”
小姐了。路上问路，见了女
性，叫阿姐、阿姨、阿婆，千

万不能叫小姐。小姐两字，不复为青
春灿烂语，年轻女性的嫩称，也开始
换挡———美眉，色彩比小姐艳丽，但
尚未堕落玷污。

不过，美眉两字，总有些轻佻，
喊久了也老了，逐渐淡忘、终于陨

落，代之而起：美女！哪来那
么多，有道是：“回眸一笑百
媚生”，美丽永远是小概率
事件。如此统称，如此泛滥，
不讲原则，毫无底线。

终于明白，“美女”是礼
貌用语，是言不由衷的敷衍。什么叫
文明？发乎于真诚的尊重，久而久之
往往被虚伪利用，于是敷衍、讨好。
终于明白，美女两字，只是性别

代词，而已而已，与美丑无关，与老
少无关。
疫情之后，老华侨同学回国切

记，开口前先盘一盘，勿要拎不清。

歌舞康乐
祁永娟

    退休后总想找几件对身体
健康有益的事做做。

周日下午一次偶然的机
会，在鲁迅公园看到有好多人
围在一起唱老歌，细看挂着“双
休日大家唱”的锦旗，驻足随着
音乐节奏一起哼起来，一连合
唱了几十分钟。于是与旁边的
胖阿姐聊起，细聊中了解到这
是个自发的集体活动，自娱自
乐，算下来有十多年了。时间为
双休日下午 2时 30分-4时 30

分，有乐器伴奏，有指挥领唱，
这些都是志愿者，也是大合唱
的爱好者。后来，我只要没事，
双休日下午就去鲁迅公园唱
歌，一开始随着众人和声哼，哼

着哼着，
也跟着伴

奏音乐放声高唱。以前没有受过
正规声乐训练，有些唱法技巧自
己边唱边琢磨，自己对自己也提出
不高的要求，只要不走调不破音，
做到与大合唱和谐伴声即满足。

在大家带唱的过程中，我也
稍稍了解些唱歌的姿势、呼吸、发
音、共鸣等技巧
常识，有人还编
个顺口溜：起声
找气不找劲，声
音落在胸口上，
连音串在气息中，旋律优美又通
畅，断音想着拍皮球，颤音由紧往
松唱，滑音保持高位置，跳进准备
翻着唱，装饰音要靠灵巧，共鸣点
上找音响。对于业余歌唱者来说，
也算是声乐启蒙补课。

每次唱歌时，全身放松，忘掉

尘事，自然而然进入歌词的境界。
唱好歌后，脑子松，精神爽，晚上
睡时一改以往久久不能入眠的困
惑，很快进入熟睡状态。

退休前，晚饭后总习惯散步
慢走，在空旷绿地总是看到有人
在跳健身舞。退休了也想锻炼动

动，正好有人介
绍到滨江绿地一
起跳快乐舞步健
身操，快乐舞步
健身操分为上

肢、肩部、体侧、腰腹、肩髋、伸展、
下肢、屈摆、体转等运动，健身操
涉及全身各个部位，学起来不难，
首先要领会踏步、滚动步、交叉
步、跑跳步的要领，跟着音乐节奏
踏着舞步跳起来。

快乐舞步健身操也是一种有

氧运动，
能提高氧
气的摄取量，消耗体内堆积的
脂肪，改善心肺功能，减缓精神
压力，调节情绪状态。晚上快乐舞
步健身操全部跳完近一个半小
时，虽然出汗、劳累，但神清气爽，
活力充沛，心情愉快，回家后睡得
很香，一段时间下来，体重也明显
下降了，达到了快乐舞步健身操
锻炼的目的：我运动，我健康，我
快乐。
健身操舞蹈老师还热心邀我

参加她们的腰鼓舞和扇子舞活
动，可惜前段时间外出旅游和回
崇明的家，不能按时参加她们的
排练，这样就没坚持下去。我想还
是少而精吧，持之以恒进行有益
的大家唱、健身操。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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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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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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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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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应邀
参加“我们想要的世界”南
极论坛，我踏上了南极之
旅。

南极的遥远、广袤、纯
净乃至神秘，让人向往；晶
莹的冰川、皑皑的雪山、萌
态的企鹅、慵懒的海豹，令
人难忘；论坛上中外专家
关于地球变暖、绿色低碳
及南极保护的论述精湛精
辟、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而被人称为世界的
尽头、地球最南边
的城市———乌斯怀
亚，以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颇具“传
奇”的故事，更让我
缠绵。

从阿根廷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飞
行 3.5个小时便到
了乌斯怀亚。乌斯
怀亚是阿根廷火地
岛省的首府、行政
中心，位于比格尔
海峡北岸的乌斯怀
亚湾畔，面积 23平
方公里，人口约 10

万，始建于 1870

年，1893年设城，主要经
济支柱产业为电器、木材
加工、渔业和旅游业，当地
居民以从事伐木、养羊、捕
鱼等为生。乌斯怀亚是通
往南极的理想出发地，因
此驰名世界。

那天，夜宿乌斯怀亚。
从酒店的窗口远眺，小城
依山傍海，白雪与青山影
影绰绰却妩媚可人，色调
迥异的各种建筑上璀璨的
灯光与波光粼粼的比格尔
水道相映成辉，旖旎的景
色尽收眼底。我不禁有感：
依山傍海夜寂静，灯光璀
璨胜繁星。白雪青山相映
辉，乌斯怀亚尽盛名。

到了乌斯怀亚，不能
不去世界尽头的邮局打
卡。翌日上午，我乘坐当年

运送囚犯去伐木的现改为
观光的小火车来到火地岛
国家公园。导游露西小姐
介绍说，世界尽头的邮局
就在火地岛国家公园内。
她说，二十多年前有一个
曾经是老师的阿根廷人名
叫卡洛斯，他是个狂热的
阿根廷爱国者，为了追求
自由的意志，遁隐到“世界
尽头”开起了一个人的邮
局，一直经营到现在。露西

小姐娓娓道来的有
关邮局的“逸闻趣
事”，让我“渐入佳
境”。谁料，她话锋
一转：卡洛斯年事
已高，既不定时上
班也不一定天天营
业，现在是否上班营
业均不得而知。这
让我“猎奇”的心情
忐忑起来。既然如
此，只能看运气了，
我还是直奔“世界
尽头”的邮局。
只见海岸边一

条深入海中的栈道
上有一间集装箱大
小的屋子，栈道两

边和屋顶四周高高飘扬着
阿根廷国旗。长方形的屋
子木顶木门铁皮墙，墙上
写着：Unidad Postal Fin

Mundo （世界尽头的邮
局）。推门而入，庆幸的是
卡洛斯在屋里，里面还有
不少慕名而来的世界各
国的游客。卡洛斯慈眉善
目，标志性的大胡子灰白
相间，身材敦实且腰板挺
直，有一种饱经风
霜却意志坚定的老
者气场，让人敬重。
我挑选了几张具有
代表性的乌斯怀亚
风景明信片，填写后请卡
洛斯加盖有“世界尽头邮
局”标志和字样的邮戳。
明信片三美元一张，加盖
邮戳一美元。当我要付钱
时，卡洛斯却连说带比划
地要收人民币。原来卡洛
斯在我填写明信片的地
址时得知我来自中国。他
既是钱币收藏的爱好者，
又对中国怀有好感。当我
给他人民币百元大钞时，
他立即指着钱币上的头
像“毛泽东，毛泽东”地叫
唤起来，崇敬之情溢于言
表。我不禁为他跷起了大
拇指，并让他手持百元人
民币拍照留念。
乌斯怀亚的帝王蟹同

样盛名远扬。从火地岛国
家公园回来的当天晚上，
我们一行十人来到圣马丁
大街上店名为“竹”的中餐
馆，餐馆沿街四开间。进入
店内，左边是烤房，炉火通

红，正在烤的羊香气弥漫，
令人垂涎；右边是一排鱼
缸，全身鲜红的帝王蟹在
缸内横行霸道，生猛的样
子让人食指大动；中间排
列着十几张铺就着洁白餐
布的餐桌。整个餐厅整洁、
舒适、温馨，中国元素赫然
可见。老板夫妇来自中国
大连，在此经营餐馆多年，
知道我们来自上海自然平
添了几分亲近。老板娘特
别热情地介绍，此时是食
用乌斯怀亚帝王蟹的最好
季节，蟹体硕大、蟹肉饱
满、蟹味鲜美且价格便宜，
按个计算，每个三十美元
重约两千克。同行中的正
军老弟酷爱美食，尤擅食
用蟹虾，谙熟“蟹道”。他
说在上海一个同样重量
的帝王蟹价格至少八百
元，而这里的帝王蟹折合
人民币才二百多元，如此
便宜“机不可失，时不我
待”，一口气要了十个帝王
蟹，平均每个人一个。按当
地的做法，全部清蒸，保持
原汁原味。我们则刀剪手
剥牙咬，大快朵颐。
席间，我们与老板娘

闲聊起来。原来夫妇俩在
大连也是开饭店的，多年

前来乌斯怀亚旅
游，留下了美好的
印象。老板娘说乌
斯怀亚安静整洁、
生活闲适、海产丰

富，南美风情浓郁，喜欢上
了这里的环境，于是租下
了房子开了这家餐馆。我
们问：“生意如何？”她说：
“季节特点鲜明，每到南极
的夏季，便是这里的旅游
旺季，生意不愁。这不，昨
天和今天光帝王蟹就卖掉
一百多个啦。而到了冬季，
门可罗雀，几乎没有生意
了。”我们又问：“孩子也在
这儿？”她说：“孩子在大连
念初中。”“那你要经常回
去？”“哪能啊，太远了，不
方便。”末了，她叹息道：
“两难啊，顾了这头顾不了
那头！”随后喃喃自语：“总
归要回去的。”此时眼泪已
在她眼眶中打转，思乡之
情令人恻隐。真可谓“冉冉
老将至，何时返故乡？”
那晚回到酒店，我辗

转反侧，难以入睡。卡洛斯
的邮局，老板娘的乡愁，在
我脑中久久盘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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